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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科书变革 70年:
演进、争议与构想

*

乔 晖

摘要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教学改革，语文学科往往是改革重点。语文教科书的功能
不断被重新审视，其内容、结构也不断更新调整: 从开创性的汉语、文学分科编制尝试，到“科
学化”进程中编写体系的演变、多样化探索中的学习功能定位，但语文教科书的功能究竟是
“教学对象”还是“学习凭借”，体系建构是“知识主线”还是“素养脉络”等根本问题并未得到
解决。“学习者中心”的课堂变革提出“学本化”的教科书编制取向，遵循“学的逻辑”的语文教
科书既是信息载体、文化介质、素材资源、行动指南，又有可能成为学生开展跨媒介学习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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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教学改革，语文学科往往是改革的重点。教
育界对语文是什么、语文本质是什么等内涵、外延、性质争论不止，对具体某篇
课文是否应当删改替换探讨不绝; 既有对语文课堂教学效果“少慢差废”的质
疑，又不乏对语文教学内容确定性的追究。语文教育教学在不断进行重新定
位、实验尝试过程中悄然发生变化，语文教科书的功能不断被重新审视，其内
容结构不断被更新调整。语文教科书应是“教材”还是“学本”，如何才能体现
语文教科书的学习功能? 本文将追溯语文教科书 70 年变革的历程，探索语文
教科书未来的理想形态。

一、语文教科书编制创新的实践轨迹

(一) 开创性的语文教科书编制模式改革尝试

新中国成立，教育亦是百废待兴。语文教育此前已进行了吐故纳新。
1949年 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进行语文教科书审订时，将原来的“国文”
“国语”改称“语文”，赋予语文学科新的“内涵”与“外延”，并进行了语文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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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变革。1950年版统编语文教科书改革的重点在于政治内容方面，注重用革
命思想教育学生。

20世纪 50年代中期，随着语文教育开创性地实行汉语、文学分科，语文教
科书也随之分为汉语、文学，这是我国语文教科书史上对传统文选型语文教科
书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汉语教科书如初中汉语教科书的编排系统，完全是
按语言学的知识系统编写的，即汉语教科书的“序”是由语言学知识的“序”规
定的。再以初中文学教科书的编排系统为例，编入的课文有两类: 一是选编历
代文学名作，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主要文学体裁，并大致按作品年代
的先后排列，教材依体裁分类组织单元。作品内容力求涉及学生生活的各方
面。二是作家介绍和文学常识，使学生对文学史上历朝历代的代表作家有充
分了解。

1956 年版汉语、文学分科教材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解决好读写结合问
题，汉语、文学、作文相对独立，自成系统，无相互配合的具体设计，导致读写脱
节;汉语教科书与学生的言语实践脱节且学习单调，不利于激发学生兴趣。但
开创性分科编写的尝试，为解决语文学科学习目标不明、内容体系不清等问题
提供了思路，为语文教科书编制创新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是初步建立起比

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在体现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依据汉
语和文学学科体系选择并编排教科书，使语文教学开始走上有序轨道。二是
以名家为主的选文具有典范价值。名家名篇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胜过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任何一套教科书。三是加强了系统的语文知识教学。这套教材
不仅汉语知识完整，文学理论常识和文学史常识也较丰富，有助于克服重“道”
轻“文”倾向。分科教学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一次教改尝试，虽然存在一定缺
陷，但在当时深受师生欢迎。教科书内容使教师明确了语文应当“教什么”，对
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以及教师的业务水平起到了促进

作用。它在语文课程设置上的突破与开创，使得 20世纪 50年代的语文教育向
现代化和科学化方向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可惜，分科教学仅试行两年即宣告
停止，恢复为混合式语文课教学，汉语、文学两科教材也停止使用。
(二) “科学化”进程中语文教科书编写体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使得各行各业均在反思中开展变革，语文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1978年 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教学工作重新步入
法制化、正规化的轨道。随之，吕叔湘感慨“10年的时间，2 700多课时，用来学本
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并提出语文教学应提高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
好的成绩”的观点，在语文教育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1］叶圣陶、张志公等纷
纷著文要求遵循语文教育教学规律、尊重科学，聚焦于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课题
展开论述，其影响所及直至 20世纪末。语文教学科学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即语文
训练应当有规格、有标准。张志公认为: “无论说话、听话、识字、读书、作文，能力
怎样一步一步提高，应该有一般规律可循。摸清楚这些规律，运用它，设计出训练
的途径、步骤、规格和方法，就能大大减少教学上的盲目性，提高效率。这就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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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2］

“科学化”的课题，在当时引发了对语文教科书“科学序列”( 语文学科的
“教材体系”) 问题的思考。因此，20世纪 80年代的语文教科书“科学化”进程
一方面是随环境的变化对“选文”做出更换，另一方面则是凭着追求语文知识
“科学序列”的热情，深入进行“体系研究”。该时期的语文教科书已形成了合
编与分编两大类型，如 1978 年的“人教版”全国通用初中语文课本即为合编
型，主要是将内容相关的两三篇课文编在一起，组成“学习内容单元”，不仅有
课文、课后练习，还有知识短文( 介绍语言、文学、文体常识) 等。每一册后都编
有“附录”，包括汉语拼音方案、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多音多义字表; 书信;
汉字形体的演变; 计划、记录; 语法复习表、修辞复习提纲等。1981 年起，人民
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阅读》和《写作》( 试教本) 则是分编型，取合编型与 1956
年版汉语、文学分科教科书之长，是改革力度较大的教科书。全套书以阅读和
写作( 兼顾听说) 能力训练为重点，阅读和写作教科书分编，二者各成系统又彼

此照应，注重学生学科能力的养成。
除了“人教版”之外，走向“一纲多本”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许多具有一

定代表性的教科书，都进行了“科学化”的体系探索。如洪宗礼主编的苏教版语
文教科书，建立了“一本书、一串珠、一条线”的“单元全合成，整体训练”的新体
系。广西教育学院编的初中语文读写训练实验教科书以“定性、定向、有序、有
格”为编写原则。北师大版四年制初中语文课本，要求语文训练尽量做到“序”
清、“点”明、合“度”、适“量”。该教材注重读写并重，以写作能力培养为主线，以
阅读为写作基础，形成读写结合( 兼顾听说) 的编制体系。西安六中编的初中语
文实验教科书以语文知识为主干，以课文为范例，以思维训练为中心，以培养能

力、发展智力为目的。华东师大一附中陆继椿主编的语言训练实验教科书也以
写作能力培养为主线，进行听说读写分类集中分阶段综合训练，构成了说明、记
叙、论述、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能力等 18个阶段、108个训练点组成的序列。湖
南邓日主编的分科教材，北京高原、刘腓腓主编的写作教材，中央教科所编的分
编型教材等都从不同路径进行了“科学化”探索。尤其是颜振遥主编的自学辅导
语文课本，在文前有“学习要求”和“复习旧知识”; 课文周围有“辅读”，用来提
示、提问、示范、解说等;课后有便于学生自学、巩固、扩展的习题。欧阳黛娜主编
的阅读、写作分编教材同样以能力为经，以知识为纬，由 98个训练点构成体系。
此外，198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中学语文补充教科书，教学时与通用

教科书配合使用。总之，这一时期，提出并追求语文教学科学化，引发了语文
教科书编写如何走向“科学化”的思考，不仅让教师明确了教什么，而且能够了
解如何科学地教。
(三) 多样化探索中语文教科书的功能定位

1987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提出: “在
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不
同地区的需要”。在“一纲多本”政策下，各出版社也力求适应语文教学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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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变语文教科书的内容与编制体系，或进行课文的增删与替换，或进行

口语交际、阅读与写作内容等的调整，或是重新选择单元的组合方式。但这些
改变均未体现出特色化———语文教科书多样化的本质。“语文教材，现在也有
很多种，基本上都是由课文、语文知识、练习三部分组成，其共同的特点是以课
文作为教材的全体，知识作为一个体系，按知识体系组织课文，少量的练习是

用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理解知识的。”［3］这一论断可谓切中了语文教科书特
色不明的要害。
教科书内容体系中最能体现辅助学生学习功能的应是练习设计，那么“一

纲多本”政策背景下、新课标颁布之后，语文教科书的练习设计是否体现了教
学策略安排的多样化? 我们以人教、语文、苏教( 2001—2004) 三版语文教科书
为对象，进行观察分析: 分别选取三个版本的七上，对其课后练习类型、频次归
类统计( 如一题当中提出两项任务要求，一般会被归结为两类，题量与数量并

非一一对应) ，各册要点如表 1所示。

表 1 课后练习类型、频次归类统计表

项 目
揣摩
语句
品味
词语
复述、
评论

摘抄、
搜集
资料

朗读
朗诵

整体
理解
文章

描述情
景、问题
解决

分层次
概括
大意

2004年语文版( 七上) 10 6 3 7 7 28 8 3

2002年苏教版( 七上) 13 7 5 7 8 14 7 1

2001年人教版( 七上) 11 5 3 4 12 17 5 1

项 目
交流个
人体验

按要求
找出文
中语句
并评析

字词句
翻译
背诵
默写
练笔
文章类
比或
对比

课外
延读

2004年语文版( 七上) 3 12 5 4 3 1 4

2002年苏教版( 七上) 17 2 3 12 3 2 2

2001年人教版( 七上) 13 3 4 7 12 5 3

课后练习的类型与任务要求往往引导并决定着学生语文学习活动的过程

与方式，从上表可见，多本化后的语文教科书练习活动的类型较多且各有侧

重，体现了不同的编制主体对课程标准的不同理解与落实以及编制策略的偏

重，但从整体上并未看出其间的显著差异。重点多是围绕课文的阅读与写作
训练，对字词句篇的理解与记忆，提出的多是练习活动要求，较少活动策略指

引。“学生缺少积累知识、训练能力和养成情感态度的真正‘阶梯’与‘脚手
架’，静态的学习内容无法与动态的学习过程相统一，自然无法多维的延续各
种语文内容的学习。”［4］因此，如何从学生获得的角度呈现学习内容、体现学生
主体的学习方式，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阶梯”与“脚手架”，成为实现语文教科
书学习功能的关键。如果实现，我们就会看到语文教科书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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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起，随着统一部编本语文教科书的全面使用，语文教科书编制
又从多本回归一本，部编本依照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对课文进行增删与替

换。以初中语文教科书为例: 助读系统吸纳之前各版本的优点而更加丰富多
维;每个单元有单元提示;每篇课文前有预习提示，后有思考探究类、积累拓展
类的作业、语言或文学常识介绍，文中注释更详细;新入选的文章文旁、文后有
阅读提示。另外，写作、综合性学习、名著导读也加强了实践体验与学法指导，
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提供了更多便利。
综上可见，我国语文教科书编制的 70年变革历程中，一方面是选文的增删

替换，一方面是结构的变化。助读系统的逐渐丰富，课前、课后练习体现了更
多实践体验与学法指导的功能，意味着语文教科书从“力求呈现学科知识的逻
辑顺序，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相应的学科知识结构”［5］，到“开始重视并逐步完善
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的设置，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教学法加工，设置活动项

目”［6］。70年来的语文教学改革尝试虽有许多曲折反复，但是教学者逐渐认识
到，“语文课程是实践性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
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7］。语文学习离不开“学习者主动的言语实
践”，因此“要求教科书的编制以学生为首要对象，变教科书为‘学本’而非‘教
本’才能真正落实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8］。

二、学本化视角中语文教科书变革难题

更名为“语文”之后的这 70年，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实践改革探索一直在进
行中，相关研究也如影随行，从文本的价值取向到练习活动设计创新，是为知

识传递还是知识建构，抑或兼而有之。无论怎样，不变的是课堂教学三要素:
教师、学生、教科书。课堂教学的改革尝试层出不穷，如钱梦龙的“三主四式”、
魏书生的“六自学习”……“教”与“学”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但语文教学的难
题并未得到解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师对教科书的依赖。教科书的编
制方式不变，其作为“教材”的功能就不会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就不会改
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就不能真正得到落实。学本是学生自主阅
读、积极思考、对话研讨的工具，“选文”仍是课本编制的重要内容，但“不应是
‘选文’中心，应是‘活动’中心;教科书必须为提供学生参与活动的任务、情境、
条件等等”［9］。语文教科书变革过程面临诸多争议，但从学习者中心出发，从
学本视角出发，如何看待这些难题?

(一) 语文教科书功能:“教学对象”还是“学习凭借”
长期以来“文选型”作为编撰策略已然定型。“选文”中心的呈现方式未能

触及语文教科书的内在深层结构。如何搭建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如何实现语
文教科书的学习价值? 如何依据教科书提供的资源，寻求最佳的“教”与“学”
方式? 根本问题在于一直作为“教学对象”存在的语文教科书既未让教师明晰
应当“教什么”，也未能使学生理解应当“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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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心的语文教科书编撰策略，使得语文教学大多围绕文本解读进行，

所谓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对语文基础知识的认知，对语文学习方法的掌握，
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大都在文本的学习中进行。“没有文本的语文教
材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以文本为中心的教材也不是‘语文的’教材。”［10］但文
本并不能涵盖所有课程内容。此外，语文教科书体系中虽还有助读系统、练习
系统等与文本相辅相成的设置，但每个语文老师面对教科书时仍需思考“教什
么”，学生也需思考“学什么”。同样的文本内容，或被作为文学经典来欣赏，或
被作为写作范例来剖析，或是培育价值倾向的素材，甚至文本本身究竟要表达

的是什么、借助文本用来“教”“学”什么，得到的是莫衷一是、无法确定的答案。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科书作为教学对象而存在，其中的文本就是教师

的教学内容。
语文学科的特性决定了语文教科书应是学生的学习凭借。语文学习内容

丰富多样、学习资源唾手可得。语文教科书其实无法容纳全部的语文学习内
容，学生需以其为学习凭借获得多维的阅读视野、写作支架、交流载体等，自主
形成语文学习素养。顾黄初说:“人们历来把教科书叫做‘教本’，其实它更主
要的应该是‘学本’，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学习的‘学本’。”［11］给学生提
供学习凭借的“学本”功能是否实现不仅取决于教科书内容的选择，而且受
教科书结构的影响。“各科教材一般都含有思想观点、技能、知识、智能等要
素和教材目标、学习活动形态、教材内容三种成分。教材目标贯穿于各科教
材的始终，支配着教材内容与学习活动形态。教材内容是根据各科教材目标
确定的基本技能与基础知识训练内容、品德教育内容、智能训练内容而融为
一体的。”［12］语文教科书如何能发挥“学本”功能，其编制结构需要被重新
审视。
(二) 语文教科书体系:“知识主线”还是“素养脉络”
对语文教科书的呈现方式和编制设计创新，一直都在探寻过程中，受语文

教学理念与思路影响，又影响着语文教学的理念与思路。历来学科教学目标
均以知识点为中心，关注知识点的了解、理解与运用，语文学科也不例外，因此
语文教科书也力求呈现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

1949—1978年，受到“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一种斗争
武器”［13］的认识影响，期间混合编制的语文教科书“几乎变成政治性读物和报
章杂志的集锦”［14］。分科体例中的语文教科书是为了完成“汉语教学的核心
任务———学习规范的汉语知识”，即“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
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15］; “文学教学的核心任务———学习指定
的文学作品”，“指导学生学习更多的文学作品，领会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
术形式”［16］。因此，其内容选择偏重于思想政治教育与语文知识学习。

1978—2001年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从教学序列上看，自小
学中高年级开始，一般都采取读写同步的思路，用实用文体的文章读写知识这

条线索，依照从记叙到议论的总体顺序来贯穿”; “从教材编排形式看，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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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单元教学的格局，单元多取复合式结构，力求实现‘知’( 识) ‘能’( 力) 关
系的有效转化和训练过程的系统化、科学化”。［17］这一阶段的语文教科书编排
强调“知识主线”的同时体现语文能力发展要求，也就是“三体递进、循环”的读
写教学体系，以复合式单元的形式进入语文教科书。1992 年前后，一些研究者
不断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语文教学改革片面突出“工具性”。至 1997 年前后，
语文教学界掀起关于语文性质的争辩，教学大纲和教科书随之发生变化。在
此期间的语文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式多次变动，不变的是遵循“教的逻辑”的“知
识主线”编制体系。

2001年颁发的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定位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
“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人文因素的要求不断加强。新的语文学科教学目标
改变传统逻辑，形成三维目标序列，基本理念也从“具有听说读写能力”变为
“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为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
高”，课程标准更是提出了十条“教科书编写建议”，语文教科书编制“素养体
系”呼之欲出。很快，“语文素养”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外延又被无限扩大
的筐，凡关系到学生发展，与语言、文学、文化……相关的都纷至沓来，似乎什
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所以语文教科书体系从“知识主线”走向“素养脉络”是必然趋势却又难以

实现。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体系受语文教学体系影响，又影响着语文教学体系。
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很高，常因一篇课文的增删引发热议。实质是语文教科书
编写一直缺乏一个能够审核、容纳各种提议的理论框架，既不至于非此即彼，
又能提出可靠( 可行) 的编制原则。这个理论框架的搭建需要多学科背景、长
期稳定地致力于语文教科书编制研究的专业队伍持之以恒的探索。从当前语
文教科书编制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多为兼职人员，且多是语文学科的教师或

语言、文学的研究者，不能满足多学科融合的需要。在当前要建立这样一个语
文教科书编制的理论框架，因无法回答如何吸纳最新的学习科学、无法提供跨
学科专业支持的条件，而成为最根本也是最复杂的问题。
(三) 语文教科书定位: 是“原本如此”还是“教学转向”
社会的价值选择转向影响着语文教科书思想价值的定位，语文教科书的

教学价值定位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语文教科书究竟应当以何种形态出现，是
进行语文的全景展示，还是指引学生走进语文世界?

语文教科书“原本为何如此”? 在阅读资源匮乏时期，选文就是窗口，是透
视文学全景的广角镜，是语言学习的语料库，“选文中心”的语文教科书某种程
度上也创造并维持着语文教学的刻板印象———学语文就是学课文。
当我们重新审视教学，发现教学正发生着“教学转向”，不再是“我教”“你

学”，而是“对话”，且学生通过“对话”学会如何“学习”，有意识地进入学习的
过程。将学习“有价值的知识”转变为追求“有价值的学习”，促使每个人从自
身出发，学会通过渗透到文本中的多种视角来获得并分享有意义的经验。“教
学转向”与教科书定位的关系并未引起广泛讨论，但面对教科书，学生难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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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积极地展开“对话”式的合作学习的问题，已经引起对教科书无法成为学生
“独立学习之本”的质疑。从“教的逻辑”走向“学的逻辑”，要求语文教科书不
仅要承载语文学习内容而且应有教学法承担，是“教材”更是“学本”。

三、从“教材”到“学本”的编制路径选择

无论是“教材”还是“学本”，语文教科书编制离不开文本选择，虽仍需要进
行文本选择，但也有必要超越文本选择问题，去思考为当下及未来学生有意义

的学习提供怎样的帮助与支持。如，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促使我们重新
思考语文学科素养如何养成;随着技术时代数字化多媒体及超文本、超媒体的
出现，语文学习方式又需做出怎样的改变。
(一) 遵循“学的逻辑”的教科书编制理念
教科书本身是为促进学习而结构化、印刷了的工具。为学生提供一种结

构化了的材料与学习的引导，可以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学习。按照“学的逻
辑”编制教科书有助于教学过程在教师、教学内容、学习者和教学背景这教与
学过程的四个关键因素水平上得到发展。其中每个因素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
连续体对应于不同的教学模式，其特征如表 2所示。

表 2 教学过程关键因素与教学模式对应表

关键因素 /教学模式 传递型模式 建构主义模式

教师 传递者 促进者

教学内容 预先组织的 建构的

学习者 选择性地获取信息 开放性地获取信息

教学背景 有限性帮助 支持性帮助

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如何走出研究领域进入教学实践，需向师生提供有

效的和结构化的媒介。这些媒介可以让学生在教师帮助下建构自己的学习，
教科书只是这些媒介的重要组成。遵循“学的逻辑”的语文教科书既是信息载
体、文化介质、素材资源、行动指南，又有可能成为学生开展跨媒介学习的引
子。“学的逻辑”尝试以学生能动的认知过程来组织单元，把当前语文教科书
“主题—文本—助读”的组织方式转变为“学习作为有意义经验加以组织的‘主
题—探究—表达’的方式”; 以言语实践为中心，把每个单元组织成合作的、探
究的、反思的学习过程。
(二) 指向学习者能力的策略选择

遵循“学的逻辑”的教科书依据学习者能力提升的需要选择编制策略。学习
科学理论认为学习是基于实践的活动，并提出了有意义学习的五种属性［18］( 见图
1) 。学习科学是对行为系统、认知和社会文化境脉的设计的集合。
“从现代教学论的角度看，有学者归纳了现代教材的三大功能: 信息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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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意义学习的五种属性关系图

能、结构化功能、指导性功能。”［19］在 20 世纪 90 年代，建构主义认识论和教学
法引出的学习科学成为教学理论以外语文教科书文本呈现方式的一个新选

择，但并未引起语文教科书编制者重视。教科书编制者大多只注重信息传递、
帮助儿童建构和梳理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等功能的发挥，学习者习得知识和

技能的过程较少得到关注。“学本化”的语文教科书编制不仅要体现信息传递
与知识体系建构，更要凸显引导学习的功能，即学生通过语文教科书知道学什

么、想要学、如何学。据此，我们可以尝试指向学习者能力的教科书编制策略
的五角模型( 见图 2) 。

图 2 教科书编制策略五角模型图

这一模型包括三维目标链、言语能力层级、概念框架序列、学习活动形态、
语言情境脉络的能动的、循环性的语文学习支持体系。三维目标链是当今各
国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共同要素，在语文教科书中的体现一直是隐性的，需

要教师的解读与设计使之显性化。教科书究竟隐含了怎样的三维目标链是否
可以“明示”，以使“学本”化的语文教科书彰显目标脉络? 每套、每本教科书如
何提供“编制范围与顺序的概况，提供一个精细的技能和相关概念的序
列”［20］? 有两种编选思路可参考: 一是根据已确定的语言能力层级、核心概念
序列，选择相关文本，确定文本的价值取向; 把文本按照主题( 交际任务)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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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单元，并设计学习活动与交际情境。二是先确定交际主题( 任务) 与情
境，再设计交际活动、选择学习材料，最后确定呈现方式。无论是哪种思路，学
生需达成的三维目标链中的要求都在这些单元之中，编者的“语言支援( 语境
营造) ”帮助学生开展“有意义的学习”。
美国的语文教科书多采用分编形式。如，八年级《文学》的每个单元都从

“主动阅读”开始，首先呈现某类文体文本的主动阅读策略，短篇小说、纪实文
学和诗歌这三个单元以泛读为例，通过案例解读与训练，让学生运用和内化预

测、提问、思考、联想等主动阅读技巧。这三个单元结尾部分还增加了阅读和
思考部分，总结这三个单元所讲解的文学要素及其内容。再用泛读文章，具体
说明在阅读时如何运用这些要素欣赏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成为“主动
阅读者”，将自己融入小说，体会小说的含义，运用主动阅读策略。无论是语言
还是文学类、写作类等美国语文教科书都指向学习者能力培养、强调学习过程
指导等符合有意义学习特征的编制策略。
(三) 极力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技术支架

从同一学习对象出发，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学习活动。这意味着从同一
学科内容出发，我们面对的学生有不同的水平或要求。对于学生需求，良好的
教科书应能提供活动、项目和线路的调整建议;理想的教科书应有学习领域的
划分，对学习活动进行分层、对知识加以分类，提供学习方法导引，支持学生的
自我学习评价，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如美国语文教科书中一个关于写作教
学的微支架设计( 见表 3案例) 。

表 3 写作教学的微支架设计案例

思考性文章

在一篇思考性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个人经历或关键事件，并表达她 /他的感受。此
外，作者还经常对其写作主题的重要意义进行思考。从你的回忆和观察中找到一个可以
作为思考性文章主题的事件。回忆有趣的人、地方和事情，考虑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写作中使用个人化的语气。
写作技巧重点: 个人化语气

就像你声音中的语调可以表现你对于一个事件或一种情况的态度一样，你写作中的

语气也可以表现你对写作主题的感受。你可以利用下列策略在你的思考性文章中表达
个人思考与感受:

第一人称方式叙述。
非正式谈话式作为文章风格。
针对写作主题融入个人感受和观点。
构思

利用这样一个太阳光形状的图表来为你的思考性文章收集细节。在中心的圆圈中
写下你的主题，然后再从圆圈辐射出来的线上写下你对这个主题的评论和感想。
写稿

按照适合主题的方式来组织你的细节;考虑使用时间顺序或按重要性排序。在写作
中你对主题的态度非常重要，使用个人化语气来反映。避免使用高级词汇有可能保持你
的文章的不正式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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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修改

重读你的文章，重点注意可能写得更清楚的部分。进行必要的细节增减，以加强你
希望你的读者产生的印象。———选自马浩岚译《美国语文》P527

如何引导学生写一篇思考性的文章? 如何引导学生开展写作活动? 这个

范例告诉我们，支架就是设计具体的学习活动方式，帮助学生形成清晰的学习

经验。“翻阅国外母语课程中的专题型教材，我们时时会感佩于编者对多种学
习活动方式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不论是进行科学探究的一般程序，还是进行
社会调研采访的方法;不论是为方便学生学习而设计的各种表格，还是选择和

制作的插图、画页;不论是书面和口头言语的组织，还是言语实践与信息技术
的整合;处处都展示出编者自身具有十分明确的学习方法意识，具有对于程序

性知识和学习策略的深入了解。”［21］这些教材引导学生在学习实践中将学习方
法、操作程序、关键技能、必备技巧内化为认知策略。“学生能够说出自己的学
习策略，评估学习效果，并使用对自己最有效的策略时，他们就已经成为独立

的学习者了。”［22］

就学校语文学习活动而言，当前“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科教学则意味着课堂
教学功能的根本转型———从‘知识传递’走向‘知识建构’”［23］。“旨在形成语
言能力的语文学科与其他语言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将过去无意识进行的语

言活动意识化了: 把母语当作客体加以认识，成为自觉的语言活动。”［24］“学习
语言绝不是先理解后应用的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在运用语言中学会运用的

过程。”［25］作为“学本”的语文教科书要为学生发展自觉的语言运用能力服务，
具体到内容编制、助读系统、练习设计，每一处微观选择应是与学生发展自觉
语用能力有关的具体言语技能、具体态度等，这些可能是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发展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出发对教科书的结构彻底进
行改变，这是语文教科书 70年艰难变革历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也是我们期待
的语文教科书变革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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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Controversy and Conception: 70 Years of
Chinese Textbook Ｒevolution

QIAO Hui
( Jiangsu Ｒ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Jiangsu

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Yancheng，224002，China)

Abstract: Ｒeview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since the year of 1949， the subject of
Chines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concer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textbooks have been constantly reexamined， and its content， context and structure have been updated
and adjusted from groundbreaking Chinese and separated teaching of literature to compiling system
evolution during the scientific process and learning functional orientation during the diversified
exploration． There are several essential issues that remain unsolved as follows: whether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is teaching object or learning resort; whether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aking knowledge
or attainment as the main line． The learner-centered classroom reform came up with learning script-
oriented textbook compilation， following the learning logic of Chinese textbook as information carrier，
cultural media， material resources， action guide and primer of students' cross-media learning．
Keywords: Chinese textbooks;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material; learning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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